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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他会去哪里销赃呢

第二天早晨，我独自坐着看书。这时门
外突然传来响亮的门铃声，接着，许多双脚
啪嗒啪嗒地走上楼梯。当六七个街头流浪儿
冲进房间时，我没有感到丝毫的惊讶。他们
在那个年纪最大、个头最高的孩子的大声指
挥下，整整齐齐站成一排。
“维金斯！”我还记得他的名

字，便大声喊道。“福尔摩斯先生给
我递了封信，召集我们去办一件特
别紧急的事情。”维金斯回答。

这些男孩年纪在八岁到十五
岁之间，满身的尘土和污垢，衣服
破成碎片又缝起来。维金斯本人穿
着一件成人夹克衫，裁成两半，中
间和顶上剪掉一条又缝合在一起。
几个男孩光着脚。我注意到，只有
一个男孩看上去比别的孩子漂亮
和营养充足一些，衣服不那么破
烂。他应该不会超过十三岁。
片刻之后，福尔摩斯出现了，房

东太太哈德森夫人也一起走了进
来。福尔摩斯说：“维金斯！我已经告诉过你，
不许这样闯进这座房子。以后，你一个人进来
向我汇报就行了。既然来了，而且把弟兄们都
带来了，就仔细听我的吩咐吧。我们的目标是
个美国人，三十五六岁，有时会戴低顶圆帽。
他的右侧面颊上有一道较新的伤疤，而且，我
认为可以断定他在伦敦人生地不熟。昨天他
在伦敦桥火车站，随身物品中有一串三簇蓝
宝石的金项链，不用说，是他的非法所得。好
了，你们认为他会去哪里销赃呢？”
“福伍德出租行！”一个男孩大声说。“衬

裙巷的犹太商店！”另一个男孩喊。“不！在
黑店里能卖更好的价钱，”第三个男孩说，
“我会去花街或地巷。”“当铺！”刚才吸引我
注意的那个衣着较好的男孩插进来说。
“当铺！”福尔摩斯赞同道，“孩子，你叫

什么名字？”“我叫罗斯，先生。”“很好，罗斯，
你具有当一个侦探家的潜质。我们寻找的这
个人对伦敦不熟，不会知道花街、福伍德出
租行，他只会去最显眼的地方。所以我希望
你们从那里入手。他到达伦敦桥车站，我们
姑且断定他选择住在车站附近的一家旅馆
或出租公寓。你们必须光顾那个地区的每家
当铺，向店家描述这个男人，和他可能打算

脱手的那件首饰。”福尔摩斯把手伸进口袋，
“费用跟以往一样。每人一先令，找到目标的
人将再得到一个几尼。”
维金斯打了个响指。随着一阵杂乱的噪

音，这些孩子排着队走了出去。哈德森夫人
用锐利的目光盯着他们。孩子们刚离开，福
尔摩斯就一拍巴掌，坐到椅子上。“怎么样，

华生，”他大声说，“你认为如何？”
“你似乎对找到奥多纳胡很有信
心。”我说。“我可以肯定我们能找到
那个闯入‘山间城堡’的人。”福尔摩
斯回答。
“你不认为雷斯垂德也会去调查

当铺吗？”“我感到怀疑。显然他并没有
想到这点。不过，我们有一整天时间没
有事做，既然我没赶上早饭，我们就一
起在干草市场剧院旁边的欧陆咖啡馆
吃午餐吧。然后，我想去拜访阿比马尔
街的卡斯泰尔和芬奇画廊。认识一下
托比亚斯·芬奇先生肯定会很有意思。
哈德森夫人，如果维金斯回来，你就叫
他到那里去找我们。”

大约下午四点钟，天光已经开始暗淡，
我们到达画廊时，才发现它在街外一个旧的
跑马场里。一扇低矮的门通向一个十分昏暗
的房间，里面有两张沙发、一张桌子，还有一
幅支在画架上的油画。我们进屋时，听见两
个男人在隔壁房间争吵。我听出了其中一个
声音，是埃德蒙·卡斯泰尔。

片刻之后，一个瘦瘦的、白发苍苍的人
从帘子后面出来。他衣冠楚楚，穿一套黑色
西装，硬翻领，黑领带，马甲上挂着一根金链
子，鼻尖上架着一副夹鼻眼镜，也是金的。他
肯定至少有六十岁了，但脚步轻快，一举一
动都透出某种焦躁的精力。
“您一定是芬奇先生吧？”福尔摩斯说。

“是的，先生。确实是我。您是……”
“福尔摩斯先生！”卡斯泰尔也走进了房

间。两人形成了强烈的反差。一个年迈、枯
瘦，好像属于另一个年代；另一个年轻、时
髦，五官仍然带着些许怒气和焦虑。“这是福
尔摩斯先生，我跟你说过的那位侦探。”他向
合伙人解释说。“我来是因为很有兴趣看看
您工作的地方。”福尔摩斯说，“同时也有许
多问题要问您，关于您在波士顿雇佣的平克
顿律师所的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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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 ! ! #$%抱着炸药包上去了

!"#$年 %月，东北民主联军成立骑兵纵
队，贺晋年任司令员，"月调任 $纵副司令
员。&"#'年 (月组建 %纵、&&纵、&)纵，贺晋
年为 !!纵司令员。

!!纵整训 %*天后，出手第一仗，是攻打
隆化。塞外山城隆化，位于围场南、承德北，
依山傍水。城西苔山主峰海拔 $"+米，山峰
连绵宛如卧龙，老百姓称为龙头山。一条伊
逊河在城西与苔山间经过，城内一条十字
街，将低矮的平房大体划成四块。守军为全
美械装备的 !,军 '"师 )+%团，另有 &个工
兵连及炮兵，苔山为防御重点。-*多个永久、
半永久性地堡群，以及其他工事、设施，将苔
山的有利地形与市区结合起来，形成一个完
整的防御体系。贺晋年在地图前沉思。

一年前，也是这个季节，冀察热辽军区
曾以 %个旅的兵力攻打隆化。先以 &个旅攻
城，,个旅打援，&个旅为预备队，后来攻城
兵力增至 ,个旅，连攻 &*天未下，仅 &$旅
伤亡即达 &)**余人。苔山为全城制高点，拿
下苔山，敌即失去依据。上次部队攻城被苔
山火力压制，转身再攻，炮火不足，徒增伤
亡。这次不同了，担任主攻的 ,&师，附军区
炮兵旅，出手就要把重拳砸在苔山。,,师附
,)师炮兵营，由城东突破。,)师的主要目
标，是拿下城西北的隆化中学。

老将军说，当时不知道毛主席一年前就
提出“夺取两路、四城”（即北宁路、中长路、
长春、沈阳、北平、天津），在打辽沈、平津战
役的主意了。当时谁都明白的是，攻坚战就
是今后主要的作战方式了。&&纵刚从独立师
升级的 ,个师，,)师、,,师过去打的是运动
战，唯一攻过坚的 ,&师，又是上次攻打隆化
失利。当时大家求战情绪很高，但也不能不
看到失利的阴影，我这个司令员是一点也不
敢懈怠呀。下决心，精心组织、部署、指挥，首
战必须打响。胜利总是最有说服力，最能高
昂军心士气的。若再失利，再下去整顿，恢复
信心，&&纵这个东北野战军中的小兄弟，可

就不是番号、序列的排位了，而是真
的成了尾巴了。

%月 )%日凌晨开始炮火准备，
天黑后即结束战斗。

出了点问题的，是 ,,师误伤了
自己人。原定炮火准备 &%分钟，可

当时营以下干部没有手表，靠数数计时，这
误差就大了。炮火准备 &*分钟左右，"'团 &

营干部见敌前沿工事大多被毁，觉得时间差
不多了，即命令 &连冲击。&连 &%分钟便突
破前沿阵地，进入纵深，动作够快的，可再快
也快不过炮弹呀？

拿下隆化，再取昌黎，平津战役夺占密
云，南下过江解放赣州，贺晋年印象最深的
还是隆化攻坚———不仅因为是 &&纵（-'军）
的首次攻坚战，还因为一提起这座塞外山
城，就会想到一位虽未谋面、却是让他刻骨
铭心的军人。

,&师控制苔山后，城内敌人均逃入城西
北的隆化中学。隆化中学在地图上标明为
“)&号碉堡群”，敌人利用院墙和周围建筑，
修了许多明碉暗堡。东北角一条旱河上的桥
体，就是个暗堡。下午 ,时，,)师 "+团 +连
冲到这里时，暗堡里的机枪突然开火。+连两
次派人上去爆破，都未成功。

+班长董存瑞，抱着炸药包上去了。
前面机枪喷吐火舌，后面火力掩护，那

也是九死一生啊。或爬或滚，有时跃起冲跑
几步，真就到了那桥下。可他没带支架。那桥
洞一人来高，放在河床上引爆，能有多大劲
头？没人知道董存瑞到底怎么想的，已知的
是他用手擎起炸药包，拉着了导火索。据说，
战后有人认为董存瑞没带支架，违犯规定，
是起“事故”。
贺晋年火了：舍身炸碉堡，英雄！
东北解放后，中央关于东北工作的指示

中，有一条是继续深入剿匪。东北局复电，无
匪可剿。东北是“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农村
包围城市，拿下城市后，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江南就不同了。四野大军沿着“大路”，秋风
扫落叶般直取大中城市，一时间还顾不上
“两厢”，还把些“落叶”卷到“两厢”去了。

&"-"年 + 月下旬，-' 军从南昌地区出
发，历时 ,% 天，解放了包括瑞金、兴国、宁
都、于都、井冈山在内的赣西南地区，剿匪随
即提上议事日程。


